
戴荣里

生活中有很多尴尬的事情。 舅舅是秃头， 因为少时家
穷，头上长了疮，头发很稀少。有次喝酒，话赶话，竟然说了：
秃头顶上的虱子，这不是明摆着吗？ 家人瞪我，我认为我说
得对，又重复了一遍。看舅舅脸红，恍然大悟。话是泼出去的
水，收不回来了。舅舅一生一个人生活，每当我想到这件事，
总十分愧疚。

舅舅一生不用理发，或许会得到同村人的讥笑。我不知
道他看别人理发的心情如何？ 今天，我一个人立在窗前，再
回想舅舅一生，感慨万千！社交场合，再说类似话时，总要左
顾右盼。 怕自己的唐突会触及别人的痛处。 类似的尴尬事，
还发生过一次。那年在日照，请一老者吃饭。席间说俏皮话，
说“麻子敲门，坑人到家了”，众人皆笑，我以为是说我说得
好，继续延伸开去，忽略了被请的李大爷满脸麻子。 这样的
尴尬，与其说是被说者尴尬，不如说是说人者更尴尬。 少年
轻狂，无意中的伤害可能给别人的痛苦更多。 想起来，又是
惭愧。 谁都不希望被人触及短处，以后我说话就少了。 尽管
这样， 说中别人的事情还时有发生。 想想过去遇到的无发
者，光光的脑壳，藏着许多故事，都与理发有关。

以前在工程队，有个工友老孟，头如崮顶。 毛发在周边
一遭，犹如荒草，呈黄色，稀疏可数。 他的同事老何，浓密黑
发满头，二人一前一后行走，对比度强烈。 两人每月都会相
约去理发，理发后，秃老孟脑瓜更亮，何师傅的头发在秃老
孟映衬下尤显茂盛。 众人会给老孟开玩笑，老孟也不恼。 有
几个工友总要找老孟开涮，有的还会摸摸老孟的光脑瓜，还
会恶作剧地扇几下老孟的光脑壳，老孟就追着“敌人”打，一
屋子的哄笑。 这情景总在老孟理发后出现， 工程队条件艰
苦，穷开心的人多，现在想起来，老孟的不气不恼，也是一种
无奈罢了。

回忆一生中的秃子，辛酸史不少。 有个女子，生就的顶
上无毛，戴了一生假发，不仔细看，你看不出来。 她去理发，
总是一个人悄悄到店里。 每遇到和她说话，我总格外谨慎，
生怕自己说话不慎，伤了人。 这个小妹，眼底里有一丝悲凉
之气。 生理上有别于常人，让她一定自卑了吧。 别人可以在
推子底下享受快乐的剪发之乐， 而每次理发对她却意味着
躲避，意味着羞辱，或者意味着低人一等。理发给她的痛苦，
自然是难以描述的。

有位老兄，工作压力大，秀发脱得如炮弹焚毁的山岭，
稀稀拉拉的毛发让他呈现出一副可怜相。 他一年四季戴着
帽子，似乎在向周围的人提醒他是疤瘌头。人们只能从他鬓
角的长短断定他是否新近理发了没有。有一天，他满头秀发
出现在大家面前， 大家还以为是他买了假发。 心细的人发
现，原来工作终于没有了压力，他的头发随之茂密如林。 我
想，他现在理发时自己一定是欢快的，理发师也是欢快的。
没有对比的生活总是缺少珍惜，和自己无毛的过去相比，他
应该心花怒放。有个朋友，得了癌症，我去看化疗后的他，头
发没有一根，光秃秃的头皮，泛着白色，我站在那里，泪眼盈
盈。平日里，我太不珍惜自己的头发了，想到、看到那些没有
头发的人，拥有头发是幸福的。

那天路过理发店，看一个小孩子摆弄着手，试图挣脱母
亲，哭喊着不让理发师理发，孩子的黄毛在母亲的帮助下，
被理发师剪草坪一样彻底推掉了，光秃秃、粉嘟嘟的很招人
喜爱。 孩子的哭声引发了母亲的笑，我想，自己小时候也是
被母亲这样抱着的吧，哇哇地哭着，挣扎着，愤恨地看那一
头黄发飘落地上，而今，满头白发的母亲，只能在另一个世
界与我对话了。 我头顶黑发， 泪眼朦胧里目送光影里的母
亲，依稀是幼年的我被母亲抱着理发的情形。

家 园
何小琼

读小学四年级那年，我
家搬到一个离小镇有三里的
地方。房子是砖瓦的平房，青
砖、青瓦，房前有一条清清的
小溪，两棵柳树娉婷婀娜。母
亲说，房子是父亲请人建的，
树是父亲种的， 选在这个地
方安家也是父亲决定的。 离
家不远处， 坐落着几十户村
舍，一到饭点，那袅袅的炊烟
是我最喜欢看的。

那时父亲在小镇邮局工
作，每天清晨，吃了母亲准备
的早餐， 就推出那辆擦得亮
亮的自行车， 载着要上学的
我出发了。母亲站在房门前，
看着、挥手。 中午，我在学校
吃午饭，傍晚父亲下班后，再
载着我，披着晚霞走上归途。
远远地， 就看到母亲在门口
等着，她脖子上挂着围裙，双
手沾着水， 或者是一把青菜
在摘。看到我们，笑容就涌到
脸上来。

那时候，一年之中，总有
那么一段时间下着令人烦扰

的雨，每当这时，父亲就给我穿上雨衣，他打着一把大伞。我
和父亲就深一脚浅一脚走在去小镇路上， 因为下雨路变得
泥泞，我常常脚沾满泥，裙子也湿了。晚上狼狈地回到家，我
跟母亲埋怨。母亲怜爱地帮我用干毛巾擦洗，时而对着父亲
欲言又止。而父亲总是笑着说：“我们家的妞没那么娇气，这
儿挺好的。”我暗暗希望快点长大，读了初中就可以住校了。

我曾经问母亲：“妈妈，为什么我们不住在小镇，爸爸上
班，我上学多方便啊。 ”母亲微笑不语。 那时候的母亲，身体
不太好，总咳嗽。每天熬中药，一屋子都弥漫着药味。父亲在
家的时候，总是抢着做家务，种菜、洗菜，还劈柴，从来不要
母亲多操劳。

上了初中，甚至高中，我果然都是住校。开始时，还有新
鲜感，觉得终于可以到人烟多的地方了，无心快乐着。 可没
多久，我对家的思念日渐涌出，那门前的小溪，那柳树，家的
气息让我如此迷恋。 于是，一到假期，我就飞奔回家。 有时，
带着同学回家玩， 同学总会悄悄指着一起在厨房忙碌的父
母跟我说，真温馨啊！ 我的心欢喜不已，亦有着幸福感。

时光荏苒，我毕业工作后，结婚，为人妻，为人母。 已是
暮年的父母依旧住在那个简陋的家。我买了大房子后，装修
好要接父母来住，可母亲执意不肯。我不解，母亲拉着我说：
“当年，你爸就是因为我这身子骨不硬朗，需要有一个安静、
空气清新的环境调养，才选在这里安家的。 有感情了，不舍
得呢。 ”我一听，泪如雨下。 不善言语的父亲，做了一辈子浪
漫的事，用他的平凡行为诠释了最好的爱情。

在幸福的人们心中，爱情总是美好的，在漫长的生命旅
程中， 在世俗的岁月痕迹里， 它终会沉淀成一坛醇香的美
酒，虽不浓烈，却淡雅弥香，绕缠在内心深处，飘漫在点滴的
生活时光里。

徐光惠

立秋过后，阴雨连绵，身体几处关节隐隐作痛，
加上一些烦琐事情，心情如灰暗的天气，郁郁寡欢。

下了几天的雨终于停了。 黄昏，我独自漫无目
的的朝山上走 。 路上很安静 ，偶尔 ，几只麻雀 “啾
啾”叫着 ，扑棱着翅膀从树林中飞过 ，打破山野的
宁静。 耳边传来深沉、悠远的钟声，在山林上空回
响。 不知不觉，我竟来到了圣寿寺门前。 暮色蔼蔼
中，圣寿寺掩映在丘壑幽谷间，肃穆庄严之感扑面
而来。 伫立于寺门前，不发出一丝声响，唯恐惊扰
了它千年的静谧。

圣寿寺位于大足宝顶山大佛湾右后侧， 由南宋
高僧赵智凤于公元 1178 年始建，规模浩大，势振朝

野，历 800 百余载，数度兴废，名僧倍出，以佛国圣境
而蜚声中外，是中国西南著名的佛教文化胜地。 “圣
寿寺”的庙名由宁宗皇帝赐封题书，赵智凤制成九龙
捧字黑漆烫金字挂在寺庙山门顶上， 保留至今已
900 多年了。

依山而建的圣寿寺，飞檐门角，殿宇巍峨。 寺内
的天王殿、玉皇殿、大雄宝殿、经殿、燃灯殿、维摩殿，
有镂雕彩绘数千幅，雕饰精美。 迈进寺门，两棵古树
立于寺中，叶子虽已枯黄，却尽显古老苍劲，枝桠参
天，祈福的彩带挂满枯枝，默默见证着圣寿寺历经千
年的沧桑变迁。

大雄宝殿中奉毗卢如来，背后供奉接引佛像，为
佛教四众诵经拜佛之处。 上殿供三世佛。 此殿旧名
“经殿”， 即藏经殿。 出三世佛殿沿石级而上为燃灯
殿。 再上为维摩殿，即宝顶。 维摩殿内有一尊石刻维

摩诘居士卧像，俗称“睡摩佛”。《维摩诘经》说他精通
大乘佛法， 连以智慧著称的文殊菩萨对他的智慧辩
才也佩服之至。

循着悠远空灵的梵音， 来到燃灯殿。 殿侧有一
殿，名“小佛湾”，是赵智凤创宝顶石刻的蓝图，也是
他当年修持密法的道场。里面刻有佛菩萨像，数盈千
尊。 并有法身塔，塔上遍刻《蜀藏》经目。 殿外石墙围
绕，墙上留有许多历代文人的墨迹。

叩首仰视，殿内圣像庄严。 禅堂里，僧人们手持
佛珠，敲着木鱼，念诵着经文。不觉让人心无杂念，肃
然起敬。 殿外，长长的大香炉里，香烟氤氲。 此时，我
能感觉到一种纯净的安然，一如千年前，历史的尘烟
被这方古寺吸收殆尽。

这方佛门净土，曾香火鼎盛，佛光璀璨，无数香
客来到圣寿寺许下夙愿； 也曾生客星散， 门庭冷

落。 这座被风雨冲刷了千年的古寺，曾历经岁月的兴
衰枯荣，在高僧的苦心经营下才得以保存至今。 如今
依然巍峨，向世人传递着悠远的禅意。 每逢初一、十
五或是特别的日子，寺里仍香客络绎，放生、诵经、拜
佛许愿，烟火弥漫。 尤其每年二月的香会节，更是人
潮如织，香火缭绕，众人点燃香烛共同祈福、许愿，场
面蔚为壮观。

落日的余晖将整个寺院镀了一层金色， 幻若佛
光。 我低头沉思，怀着虔诚和敬仰的心，聆听梵音袅
袅 ，感受佛的禅悟和超然的空灵 ，寻求一份静谧与
淡然。

暮光渐暗，寺前一处不起眼的角落，一簇黄菊花兀
自绽放。 有风拂过山林，薄雾笼罩着圣寿寺，似有佛意
弥漫，滋润山寺的一草一木。于是，一草一木皆菩提，我
心旷远，恬淡而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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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寿寺的黄昏

四川人其实不吃辣
欧 阳

作为四川长大的家伙，来来往往的朋友汇聚，但
凡说到吃，非川籍侠客居士多有同问：特喜欢吃辣的
吧？如果我回答说其实四川人不吃辣，估计没有人相
信我的“瞎话”，或者有没完全明白的实诚人会演绎
出联想：当是我在北京的年月倍数于川，陌生了曾经
终日不缺的辣。

这不奇怪。以众多入川与友善蜀人餐桌相聚，然
后获得惨痛教训的北方人经验总结而言， 蜀中土著
热心肠最坑人的话就是饭桌上的一问一答： 这个菜
辣不辣？ 答案一律是“一点都不辣。 ”可是，一旦不习
惯辣味的勇士相信了这样的诚实答复， 冒失地夹菜
入口， 必然会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 别说品尝美食
了，只怕是粗略的舌尖触碰，两瓶水、仨馒头就得紧
跟着往嘴里灌，不是因为别的，而是所谓的“一点都
不辣”完全是“鬼话”……因之有人很感慨地总结说：
“一点都不辣”是四川朋友最坑人、最骗人，也是容易
让人着道的瞎话。

此外，还有一个流行甚广的弱智段子，就是一些
不过脑子的人， 为了证明包括四川在内的某个地界
儿之人吃辣无敌所编撰出来的诗：某省人不怕辣，某
地人辣不怕，某处人怕不辣。 诸如此类，非要比个味
觉容忍辣味的层级，不知道是要争取荣誉，还是变相
表示味蕾完全丧失的极限迟钝状态。

总之，这样的传说不少，故而我说是川人不吃辣
当然就不会有人承认我的坦诚态度。

不过，实际上我真就认为四川人（内含我自己这
样的异乡蜀人）不吃辣，虽然我酷爱辣椒。 以我的研
究，吃辣椒和吃辣完全是两个概念。

怎么说呢？ 比如川菜，人众都归之于麻辣，其实
并不是这样。川菜的汤就罕有麻辣滋味，不只是开水
白菜，各种家常、名馔都是如此，就单说菜，川菜系经
典至极的回锅肉、粉蒸肉以及咸、甜烧白等，都不是
辣品。 当然，有嗜好辣椒佐味的也会适当加入辣椒，
或者是配以辣椒面为主的“干碟”作为蘸料，但这得
另说了，非菜之本色。

我不知道湘、黔以及其他区域吃辣的情形，也不
知道以吃辣傲视天下的心态是什么样的， 不管怎么
说对辣的承受力罕有敌手也是可以拿来念叨念叨
的。但就一般所指的川人而言，说谁特能吃辣通常并
不是夸奖，而是一种味觉问题的暗喻。我就有特能吃
辣的朋友，每每论及这种事，他自己都会有不好意思
的说词：哥们儿太能吃辣了，没办法啊，吃什么都没
味儿。要我看多半是个味蕾崩溃的模范，兴许他自己
也知道，但不明说。 至于非亲自的说法，通常也不含
佩服的意思。比如说“那个伙子吃辣凶得很”，话语中
定会有点别的意思，为什么？ 因为川菜那么好吃，该

家伙却吃不出来，只知道“辣”一口，显然是味觉坏掉
了，大家聚餐绝不会有人去咨询这样的“能人”，结果
是全失去了吃货的义务和责任担当。

也许那些声称辣不怕、不怕辣、怕不辣的真的只
知道“辣”这一味，但与蜀人比较起来，对辣的认知明
显不在一个级别上： 四川人吃辣椒不是外人看起来
的简单吃辣。

熟识四川状况的都知道， 大多数蜀中居民管辣
椒叫海椒，可见“辣”并非重要的味道，就说西北通称
为油辣子，而在四川叫做“素油海椒”的典型调味料
吧。 真正的行家绝不会以辣作为首选，想要辣，小米
辣、朝天椒热油一浇，傻子都会，此种没有技术含量
的手艺拿不上桌面。 高手需要做的是各种辣椒的配
方研究，比如二荆条、小米辣、朝天椒，还有盆地人士
特指的那种圆圆的海椒等各种辣椒不同比率的配
置，再用油菜籽油所含的特别味道相互调和，最后才
能制作出“海椒”味道飘香的素油海椒。 就是这个素
油海椒，可以说是各家有各家的高招，吃面、凉拌菜、
做蘸水调味料，无不呈现出特色各具的香醇厚味，这
才是是川人追求的味道，其中的奥妙，即便是与辣椒
保持距离的北方人， 只要入川， 假以时日都会领略
到。

实际上川菜之辣椒运用， 和花椒有异曲同工之
妙，或是去腥，或是提味，比如经典的水煮肉，还有火
锅，以及北京人热捧一时的水煮鱼，厨房大师之功在
于香醇，而不是辣、不是麻，是为了让吃货食客消除
荤腥油腻的烦扰，顿顿好吃，吃嘛嘛香，就像那些不
辣的菜肴，四川人吃的是味道的香，是辣椒的香，而
不是辣椒的辣，四川人其实不吃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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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 南 的 秋 雨
刘 兵

立秋之后，秦巴大地的天气便阴沉下来，之后的
两个来月阴雨一直下到深秋。 “巴山楚水凄凉地”之
所以凄凉，多半是因为绵绵秋雨的缘故吧。

小时候每到秋季开学之际，雨便开始下了，所以
秋雨给我的印象很深。 秋雨每次降临的时候，虽然
雨势不大，但天气特别阴沉，山峦叠嶂都被浓雾紧
锁，远山近岭都沐浴在雨网中，水天一色。 白色的雨
雾在山间河谷中移动，如同图一杆如椽巨笔蘸着或
浓或淡的水墨在大地尽情挥洒泼墨，整个山景就像
是一幅朦胧而湿润的烟雨图。 经历伏天而干涸的大
地恣意享受着雨水的滋润， 江河也逐渐丰沛起来。
初秋的时候，叶子经过雨水的冲刷显得光洁舒展、墨
绿有致，而进入深秋，则显得五色斑斓、皱皱巴巴。

眺望远方，苍凉的农舍点列在半山腰，只剩下干
稻草的稻田一片荒芜，历经秋雨洗礼的山川、农舍、
稻田都显得更加浓郁深沉。 红的枫叶、雪青的野花、
枯黄的梧桐，一场场阴雨下，秋天比夏天显得更有生
机。 然后进入晚秋，红枫泣血，万物寂静，天光惨淡，
秋雨让这一切更显肃杀之美。

伫立在江边，远望逶迤起伏的山峦，近观浩浩汤

汤的汉江江水。历经秋雨的汉江这个时节江水大涨，
雄浑有力，滚滚向东流去。 而江面上，不时有敏捷的
水鸟在雨中盘旋，它有时会一下潜入江中，迅速叼起
一只小鱼，然后在江面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再迅速
飞向远方。 真是“万类霜天竞自由”。

伴随着城镇化， 陕南的乡村愈发萧条而显得孤
寂。 稀稀拉拉的房舍和少许的老人、儿童，不禁让人
唏嘘感慨。 阴雨中，一位带着草帽的老农，赶着牛行
走在远处的乡间小道中，牛儿脖颈的铃铛不时发出
响声，牛时而也悠长地哞哞叫着，把秋雨黄昏衬托的
格外寂寥。 这时，房舍中开始陆续升起晚炊的炊烟，
因为下雨，这炊烟显得格外沉重，缓慢的氤氲萦绕在
房顶，很久才会散开。

“巴山夜雨涨秋池”。的确，秦巴山地的秋雨往往
是夜里下得更密，下得更多。 望着绵绵秋雨，我怀念
起小时候在农村老屋里晚上听雨的往事。 夜幕降临
后，燃起一捆干草树枝，架起铁壶，篝火升起的火舌
围着铁壶，水壶渐渐发出丝丝的响声，而屋外是淅淅
沥沥的雨声叩击着屋瓦，屋檐的滴水像一颗颗断了
线的珠子滴滴答答地打在地上，屋子角落里还不时
传来一阵蟋蟀清亮的叫声。 雨声、风声和虫鸣声就
这样在漆黑的夜里交融着。 大伙围着铁壶，待水烧
开后，会泡上一壶热茶，喝着暖暖身子。 老人会讲起

各种奇闻异事，儿孙辈饶有兴趣的听着，直到睡着被
抱到床上。

秋雨也是有味道的。站在旧屋的门口，面对对面
的山景，闭着眼睛，深呼吸一口，会嗅到潮湿清凉空
气中含有的花草树叶的清香以及秋季泥土特有的气
息，让人觉得周体通畅、神清气爽。 以前在家乡的时
候，对秋雨往往抱怨。 因为秋雨让谷物发霉，房屋潮
湿，出行也变的不方便，随时都要带雨伞。现在品来，
却是格外喜欢这秋雨的味道。

比起和煦的春天、炎热的夏天乃至严寒的冬季，
秋天常常让人触景生情。而秋雨中，特别是宁静到只
能听到窗外雨声的时候，往往触及人的思绪。孤独之
际，倾神听雨，终日被纷扰的世事“调戏”而身心俱疲
在听雨中可得到一丝丝自我宽慰。

离开农村生活乃至后来考入大学， 在外地城市
之后，很少有机会再感受家乡的秋雨，但秋天每当下
雨时，总会想起陕南故乡的秋雨。 秋雨迷蒙中，悠悠
的小雨一点点浸湿在衣衫上，成为了深深的回忆。夜
晚在入睡的时候，聆听窗外的秋雨，浮躁的心绪也渐
渐进入宁静的状态。 尘封的记忆，岁月的往事，都仿
佛历历在目一般。而今已近而立之年，今后几十年的
光阴将在外面的都市中不知不觉地逝去， 让我不得
不感叹时光的飞逝。

理 发

陈洪娟

最近搬了新居，楼下有一大片绿地，绿地的一角有
个秋千。

站在阳台上往下望， 常常可以看到有穿着连衣裙
的小女孩在荡秋千。随着秋千一起一落，白色的衣裙在
秋千带起的风中飞舞，映衬着灿若花朵的笑脸，还不时
飘来女孩无所顾忌的欢快笑声……小女孩的欢愉让我
心生羡慕，我有一种飞奔下去的冲动，好想重温一下那
种快乐飞翔的感觉。

小时候，村口的老槐树下也有一个秋千。两根粗麻
绳系在槐树粗壮的枝干上， 下面绑着一块被打磨得很
光滑的木板。这么一个简易的秋千，陪伴我们度过了一
个快乐的童年。 起初因为害怕，只能在伙伴的推动下，
轻轻地晃，悠悠地飘；后来胆子渐渐大了，可以荡得很
高很高，我们自由地飞着，快乐地舞着。

时光荏苒， 我已由那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儿长
成了少女，去了镇上读中学，再加上学习紧张，很少有
时间回家长住。村头的那棵老槐树依然翠绿，那麻绳做
的秋千依旧缠绕在老槐树间， 我却很少再有机会坐上
秋千。只是我的心里一直还有着一个旖旎的秋千梦：等
我长大，一定要有一个撒满阳光的庭院，一面爬满藤蔓
的短墙，一个缀满鲜花的秋千，然后在闲暇的日子我可
以慵懒地坐在秋千上，轻轻地摇晃。院子里安静的只有
小鸟的叫声， 抑或飘荡着类似秋日私语那样呢喃的音
乐。

可惜，在这个寸土寸金的钢筋水泥森林里，有一个
可以憩身的蜗居已然不易， 想拥有一个独门独院的居
所简直是奢想。如今已人到中年，心底的那个秋千梦也
早已模糊不堪，看到那些荡秋千的孩子，我的心弦被重
重地拨动了一下，模糊的记忆纷至沓来。

“老公，你陪我去楼下荡秋千！ ”我按捺不住兴奋。
“都什么岁数的人了，还荡秋千，你就不怕别人笑

话呀？ ”窝在沙发里看书的老公，头也没抬。
“儿子，你陪我去楼下荡秋千，也正好休息一下。 ”

我只好把目标转向正在书房里做作业的儿子。
“你装什么嫩呀？ 你想荡秋千你自个去，你别说我

认识你啊！ ”儿子断然拒绝。
沮丧了,不过想想也是，一个中年女子荡秋千，确

实有点不合时宜了。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加班到深夜才回家，经过楼

下绿地的时候， 那里空无一人， 那座秋千静静地悬挂
着。我不由自主地走了过去，轻轻抚摸着被露水润湿的
索链，想荡秋千的念头又膨胀起来。我下意识地抬头看
看楼上的窗户，生怕哪个邻居看到我。好在大多数窗户
都被拉上了厚厚的窗帘，偶尔有亮着灯的客厅，不断变
幻着电视闪烁的荧光。

半夜三更，谁会注意我呀？ 我说服自己，轻轻坐上
了带着几许寒意的秋千板。我用脚往地面一踮，秋千就
悠悠晃荡起来，索链的环扣发出轻轻的撞击声，我不敢
荡得太高，生怕动静太大惊扰了那些入睡的邻居。我闭
上眼睛，什么也不想，任风在我脸上轻拂，任心在空中
自由飞翔，在那一刻，所有的烦恼、所有的不快、所有的
束缚， 都烟消云散， 仿佛有另外一个我回归到灵魂深
处，平静淡泊，无欲无求……那种感受，久违了……

那一夜秋雨
轻轻地，敲响我的窗
让谁，在我酣睡的时候
悄悄地，进入我的梦乡

那一夜秋雨
柔柔地，拍打我的窗
让藤蔓，在我青青的梦里
软软地，爬过我的心上

那一夜秋雨
殷殷地，问候我的窗
让你，在我迷茫的心中
暖暖地，把朦胧的灯拨亮

中年秋千

把朦胧的灯拨亮
吴春萍


